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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︶
	2011年，胜利油田在新疆发现春风油田。2015年，春风油田原油产量突破百万吨。为更好地记录西部石油人的生活，2022年6月，作者奔赴新春公司一线进行采访。采访过程中，深入戈壁大漠、沙漠油井、小站等，与一线干部员工深入交流，了解到许多感人的故事。新春公司干部员工在环境恶劣、气候极端、荒凉寂寞、远离家园的情况下，胸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，肩扛端稳端好能源饭碗的责任，扎根戈壁滩，发扬石油人革命加拼命的精神，书写了奋斗新篇章。他们经历了大风、沙尘暴、高温、大雪、蜱虫……环境的恶劣、生活的艰苦，都没有成为他们扎根西部、践行我为祖国献石油承诺的障碍，他们用平凡诠释伟大，用坚守诠释责任。作者在新疆采访的10天时间里，每天行程500公里以上，搜集了大量素材，怀着对一线员工的崇敬之情，书写了此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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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	作品表现的主题是鲜活的时代主旋律、内容是激奋人心的正面大背景大事件、人物是具有时代新风貌的石油人，作品发表后，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由于该作品描写的是一群奋战在油田基层的干部员工，因此，除了高度重视“报告”的新闻性、真实性，还非常重视题材的选择、谋篇布局、环境渲染、细节运用等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与此同时，作者对人物语言神态的描写，也使该报告文学更接地气，形成了打动人心、催人沉思、引人向上的意义和价值。作品见报后，迅速在油田内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中国石化各单位宣传文化战线的同志以及基层单位的不少读者，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较高评价。新春公司干部员工深受鼓舞，激起更大工作热情，促进了西部原油上产。
社会有关网站也对此文进行了转载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于2023年6月5日第20版。


	  ︵
初推
评荐
评理
语由
   ︶
	
作品反映了新时代石油人庚续石油精神，胸怀为国献油的信念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战天斗地、顽强拼搏的精神和牢记嘱托、砥砺前行的精神状态。故事催人泪下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重要的教育意义，是对新时期石油工业发扬石油光荣传统的文化呼应。作品文字优美细腻、情感真挚沉郁、人物形象丰满感人，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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奋斗在这片戈壁滩上
樊俊利
越野车驶出克拉玛依，车前方的天边横着一缕长长的白云。“那就是天山哩！”听了同行人员的介绍，我们伸长脖子向外瞅。车窗两边，一座座褐红色的沙丘，像骆驼、像雄鹰、像骏马……林立的抽油机，悠悠地向天山“叩首”；一条条黑黑黄黄的管线纵横交错，如同戈壁滩的血管。
红柳一簇簇、一团团，站在公路两旁，仰着红扑扑的笑脸，那么亲切，多像我扎根在戈壁的兄弟姐妹！
一
大约两个小时，我们来到了处于戈壁腹地的新春公司基地。宽阔的大院，绿树成荫，鲜花绽放……好像回到家了！在这茫茫戈壁建成这么美丽的家园，堪称一个奇迹。
2011年，胜利油田正式对外宣布在新疆发现一个新油田——春风油田。2015年，春风油田原油产量突破百万吨。同年，中国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，成为胜利油田保油上产的主阵地。
早就听说戈壁滩有一个“杨铁人”，这次终于见到了。1米7多的个头，方正、黑瘦的脸上写满了风霜，头上不少白发。我猜想他可能比我大几岁。
哦，不好意思，他1974年出生，比我还小7岁呢。
“杨铁人”大名杨国华。他的父亲是一名“老石油”。杨国华5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青海油田。瓦蓝瓦蓝的天空下，一只雄鹰展翅翱翔，他也伸直双臂学着雄鹰的样子，跟着跑出好远，好远……
“你要好好读书，长大了才能做一只雄鹰！”父亲爱抚过他的头，就披着一身油泥和疲惫出了门，像一阵穿堂的风，急急地来、急急地走，连顿饭也没顾上在家吃。
后来，杨国华从石油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采油队，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石油人。
杨国华来到新疆时，正是胜利西部年年有新突破、原油产量一路飘红的时候。他与另一名同事分配在排601-平58站，这是一口试采井，地处沙漠腹地，没有人烟，缺水少菜。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，用的还是碱性强的地下水，洗完头发直挺挺，像打了发胶。手机没信号、没网络，几乎与外界隔绝。
有一年，新疆遭遇几十年不遇的极寒天气，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一连持续20多天。井口频繁出现卡泵的故障，要解决故障，需要24小时不间断作业。杨国华在现场指挥，几乎天天站在外面。严寒中，羊皮棉袄像一层厚纸，棉工鞋冻成了板子。他冻得牙齿上下咯咯哒哒打架，只能不停地来回溜达，不然可能会冻僵。就这样一直忙活了两个多月。
日子在一阵缓、一阵急的风中悄悄逝去。到今天，杨国华来新疆已经有10多年了。
一提起家，他沉默了：“其实，特别盼着回家，天天看日历，翻着翻着情不自禁掉眼泪……”亲情是一根扯不断的橡皮筋，越远拉力越大。有一年他去新疆，离家7个多月，回家前激动得一天一夜没合眼。
“儿子，过来，爸爸抱抱！”刚跨入家门，他就对一岁多的小儿子激动地喊着。然而，孩子却远远地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他。
杨国华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今年17岁，小儿子5岁。他从手机上找到一张小儿子画的画给我看：歪歪斜斜的笔迹，好像画的是一座机场，有飞机，有汽车。大概是盼着爸爸坐着飞机早日归来哩。
然而，杨国华在家待得稍久一点，又不适应了。他习惯了战风斗雪的日子，休息时反而有些无所适从，脑子里想的总是岗位的事，有好几次都是提前返岗。现在，他又10个多月没有回家了。
二
越野车在路上颠簸了20多分钟，远远看到茫茫戈壁滩上孤零零坐落着几栋板房，这便是苏1-2小站了。
听到动静，一位黑瘦干练的红衣男子走了出来，他就是站长刘才伟。
“其实，当初我是被‘骗’来的。”说起过去，刘才伟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湛蓝的天空、悠闲的白云、翱翔的雄鹰、挺立的胡杨……当年，刘才伟收到朋友从新疆发来的照片后，无比盼望着到戈壁大漠，痛痛快快大干一场！2019年1月，刘才伟终于梦想成真。
但很快，这些美丽的画面就在现实的风霜雪雨中“褪色”了。
十月份，冬天就急不可耐地光临。室外的低温冻得人骨头疼痛麻木；几十厘米厚的白雪堵塞了道路；输油管线、闸门时常被冻裂，用斧头劈柴，斧头也脆裂；因采购困难，上一顿吃的是土豆、圆葱，下一顿吃的是圆葱、土豆，吃得人直反胃……
熬过最不适应的那段时光，刘才伟的心才逐渐平稳下来，像一棵胡杨扎下了根。闲下来的时候，他爱在戈壁滩上转悠，淘到一些戈壁玉。这些色彩艳丽、晶莹剔透的石头，风拽不走，雪埋不住，在一片蛮荒的大地上执著地闪动光泽。刘才伟从戈壁玉身上读懂了许多。
刘才伟主动要求来到最偏远的苏1-2小站，担任了站长。全站4名职工两班倒，平时就两个人在站上，一人睡觉一人值班。他们管理着4口油井，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，两小时巡一次井。这里手机信号弱，电视节目也很少收到。实在无聊，他从家里带来一只花猫，成为相偎相依的伙伴。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，这里天亮得晚，6点还是一片漆黑。脸来不及洗一把，他就赶往井场装罐，开闸放油后，一直在站台上盯着，一不小心会冒罐呢。
戈壁滩有一种吸血的蜱虫，毒性很强。刘才伟有着丰富的“斗争”经验：左腿肚子一阵痛，撩起裤腿一看，一只蜱虫的头部已钻了进去，腿上淌着一行鲜血。他拿起烟头使劲一按，一缕青烟伴着“刺刺”声飘起，一股浓浓的焦味，痛得他把嘴唇咬出了血印。蜱虫退了出来，他赶紧涂了点牙膏。随后，他把烫出蜱虫的经验发到朋友圈。
“呃——呃——”那天，刘才伟在板房里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种奇怪的叫声。竟是一只狐狸！深棕色的毛皮，尾巴又粗又长。小家伙眼睛里满是可怜，似乎是饿了，想讨点吃的。刘才伟扔出一个鸡蛋，狐狸扑上去一阵狼吞虎咽。又送过去一个馒头，摆下一杯水。吃饱喝足之后，狐狸回过头来，对着他叫了两声，好像是表示感谢，然后从铁丝网的洞口钻了出去。
从此，刘才伟与这只狐狸交上了朋友。“呃——呃——”他站在小站的铁丝网前呼唤，这是他与那只狐狸接头的暗号。不一会儿，狐狸就蹦蹦跳跳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上班与抽油机“拉呱”，闲下来与狐狸“约会”，刘才伟学会了与孤独相处。
美丽的天山景色让人心醉。刘才伟喜欢上了摄影，每天转上十几公里，拍朝阳、摄夕阳。那次回家，他买了单反相机和镜头，最近还打算购置无人机哩。
三
在基地的会议室里，我见到了一位高个子、身穿红工服的女子。
“来新疆真的值了！看到产量越来越高，我特有成就感！”49岁的张新红快言快语，有股不服输的劲头。她第一次见到我们，并不拘束，谈笑间神采奕奕。
她丈夫早年来到新疆，担任前线生产调度员。孩子一考上大学，张新红就随112名“娘子军”来到新疆，成为井队的一名资料员。春风油田第一次有了女职工。红柳花开，映红了戈壁滩。
当时，她们租民房住，9个人住一套房子。陌生的环境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令张新红一时很不适应。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时间一长，竟患了抑郁症。一个月后，她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，疼得直不起腰来，精神恍惚，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实在没办法，她吃了止痛药，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到家里。
没想到，一同来的百十来号女同伴，就自己一人“吃了败仗”撤了下来，张新红打心眼里感到憋屈。躺了两个月，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，脸色蜡黄，眼神发直。
母亲流着泪劝张新红回去。母女连心，她知道女儿的心还留在戈壁滩上。管理区书记也在劝：“早点回来吧，咱们这个大家庭需要你呢。”当张新红又回到管理区时，同事买来水果和药物，还搬进她的宿舍陪伴她。半个月过去，她能熟睡了；一个月过去，她脸色红润了，双目有神了，甚至恢复了当年体育健将的风采，能打球了！
张新红特别珍惜戈壁大家庭的氛围，因为这里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为了回家照看老人，张新红和丈夫错开轮休时间，你来我往。两口子虽然近在咫尺，却很少能够团聚。那天，丈夫刚从东营返回乌鲁木齐机场，张新红恰好也在登机楼准备登机。“嗨，我在这呢！”丈夫隔着宽大的玻璃窗向她招手，张新红却没看到，还在瞪大眼睛四处搜寻。丈夫只好掏出了电话，夫妻俩隔窗相望，挥手致意，在电话里互相嘱咐了两句，又匆匆作别……
那年刚过完春节，张新红接到弟弟的电话：父亲因病去世。当时她已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张新红强忍悲痛，太阳下山后，一个人走到一棵高高的红柳下，双膝跪地……夜色深沉，她轻声唱起了那首父亲喜欢的歌曲：“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，头戴铝盔走天涯……”
…………
离开戈壁的时候，我禁不住几步一回头，挥挥手，想要带走几片云彩。
哦，原来我也爱上了这片戈壁！
（作者单位：电力分公司）

